
《和而不同》  中六級  陳思遠 
  
「和而不同」這四個字，我會記上一輩子。 

    
最近有一位客人來我家裡作客，他是我父親年少時的一位摯友，後來因為崇

尚佛家，便去了鼓山湧泉寺裡學習，這次與多年未見的父親相聚，打算住上好幾

天。他在生活上的思想有著另外一番感悟，在這幾天地相處下，令我深深受到「和

而不同」這四字的刺激。 
    

他這次從福州來到廣東，原預備暫留兩天，再前往雲南等地，因為疫情的關

係，也就只能在我家暫止。從車站的出口望進裡面，擁擠的人群中穿插著一位男

人，他穿著一件長袍素衣，後面背著一個小背囊，手裡拿著車票四圍張望，第一

次接待和尚穿著的來客還挺新奇的，他見了我笑容招呼，我說：「伯伯你這次行

程這麼長，就只有這麼一點行李。」「對的。」他淡淡說出。以往我從外地回家

都是一大箱行李的，不想太辛苦便會搭上計程車直達家中，這次伯伯舟車勞頓，

我想著也搭計程車回家吧，他輕輕示意巴士也可以，我說：「計程車舒服得多，

也可以快點回到家中。」他對我擰了擰頭，說巴士也挺舒適，不過他免我難為情，

便跟我搭上了計程車。 
    

回到家門口，已經聞到飯香，我敲了敲門，沒有人開門，手裡帶著煩躁拍了

拍門，伯伯看我那急不可待的樣子，微微笑著，等了好一會兒父親才把門推開，

我剛想叫囂著不滿，見父親和伯伯互相打招呼，才把口中不滿吞入肚中。伯伯只

吃素菜，飯桌上清一色的綠油油，我看著有點不滿足，我可是無肉不歡的人，但

也不好作聲，我每樣菜都試了試，有一樣非常的淡，我說：「這菜那麼沒味的，

怎入口？」父親尷尬地笑了笑，「挺好的，淡味的菜可清腸胃，健康。」伯伯如

是說到，然後繼續和父親聊著以前，一餐飯就如那淡味的菜一樣度過了，可能在

父親與他的心中嚐得不同滋味吧。 
  

 第二日未到正午，父親舀了四碗菜粥，炒了兩碟青菜，我看著桌上的青菜直

說：「佛也有火。」也挺好笑的，或許是有信佛的伯伯在旁邊吧，才會說出這荒

唐說話，伯伯好奇問我為何，我說：「沒有肉的正餐又何算正餐，伯伯別怪我冒

犯，人要營養均衡那必須要肉和青菜一起吃。」「那確實是有幾分道理，只是青

菜也可以彌補那些營養，在佛家來看，萬事有因果，今時人類獵殺動物，只為了

滿足自己的食慾，他日必會有惡果，此行我便是想向周邊的人宣揚吃素菜的好處。」

伯伯頗有興致地回應我，「但是肉類的蛋白質，脂肪，碳水都不是在青菜裡輕易

找到的，雖說我們和大自然應要和平相處，但我們吃的都是家禽，並不是隨意捕

殺的。」我帶著三分自信反駁他，「家禽固然不是隨意捕殺，那養下吃肉的壞習

慣便是不好的，就如這次的疫情為例，人類吃家禽顯然是不滿足的，總是想嘗試

些特別的野味，這便是果，釀成了大禍。」伯伯的回覆我一時不知怎樣回答，這

場「戰火」便暫時停止了。 



    我沒有回答他，並不是他說得完全對，在這個時刻下，他以「人吃野味」為

例確實有他的道理，我尊重他的意見，但是我知道，只有小部分品性不好的在嘗

試野味，但大部分人都是以家禽為肉類來源。 
   

在之後的幾天，父親因為避免尷尬便以蔬菜為主，肉類為輔作為正餐，我和

伯伯也沒有因為此事而尷尬。雖然我倆在性格上、生活上、飲食上都不共通，但

我們沒有因為這樣而批判對方的不對，只是提出自己的意見。 
   

後來伯伯離開的時候送了我一幅字，是他和父親切磋書法時寫的——「和而

不同」，這四個字，我會記上一輩子。 


